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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葛识文断字，读过不少书，行李中也有几本破了边的线装书。他们白天做完活，夜晚回到满是锯末味的小屋时，他就给翁青讲

书里的故事。故事几乎都是关于汉地的，有很久以前小国间的战争，有江湖英雄的传奇，有狐狸成精的传说，还有神猴取经的故事。

翁青总是听得忘乎所以，经常是老葛讲睡着了，他还精神百倍。他这才知道，书是多么好的东西啊，薄薄的纸页间，可以装下那么多

人，那么多事，那么多的天上人间。
——《去看大海》

拾
老葛有木工活的时候，翁青就跟着

去打下手。他学活儿学得快，体力又好，
几乎把拉锯、推刨、凿孔等累人的活都
给包揽了。老葛开始对他另眼相看，有
一次喝醉了酒，对翁青说：“你这小蛮
子，倒是个好苗子。干脆别走了，留下来
和我一起干，你会成为一个好木匠。”

翁青不知道小蛮子是什么意思，也
不想成为好木匠。但他打心眼里喜欢老
葛，把他当成了异族大哥。这对于翁青
来说，是一种久违的情感，就连对阿尼
嘎，也只在塔朗分手的那一刻才有。

老葛识文断字，读过不少书，行李
中也有几本破了边的线装书。他们白
天做完活，夜晚回到满是锯末味的小
屋时，他就给翁青讲书里的故事。故事
几乎都是关于汉地的，有很久以前小
国间的战争，有江湖英雄的传奇，有狐
狸成精的传说，还有神猴取经的故事。
翁青总是听得忘乎所以，经常是老葛
讲睡着了，他还精神百倍。他这才知
道，书是多么好的东西啊，薄薄的纸页
间，可以装下那么多人，那么多事，那
么多的天上人间。

好几次翁青想离开莫溪，但在老
葛面前，总是开不了口。老葛的木工
活，已经越来越少不得他了。有时他也
认为，自己不忍心作别的，除了老葛，
似乎还有那些书里的故事。

有一次，老葛让翁青讲讲自己。翁
青一开口，过往的经历就水一般流了
出来，汉语似乎也没那么拗口了。在老
葛面前，他毫无保留。听翁青讲完，老
葛的独眼里一片迷茫，过了好一阵，他
说：“你们藏人虽然信奉佛教，但因为
钱财和女人发生的事，和汉人也没多
大区别。我不明白的是，你这样一路走
下去，找到父亲的机会很渺茫，吃这么
些苦，到头来就只为去看大海？”

翁青说：“我也说不好。”
老葛不甘心地：“你好好想想，这

和你的信仰有没有关系？我听说藏人
会千里迢迢磕着长头去拉萨拜佛，甚
至不惜死在途中。你这么做，会不会也
相当于一种朝圣？”

老葛的话启发了翁青，内心升
起从未有过的悲壮和豪迈。他

想，是啊，何不把它当做朝圣？他听人
讲过，大海在佛经里象征着永恒和祥
瑞，把去看大海当做朝圣，起码对自己
来说，是个好理由。

和老葛去做木工，有时东家会留
他们喝酒。翁青不喝酒，但喜欢看老葛
眯着独眼抿酒的样子。几杯酒下肚，老
葛的话会多起来，但从来不谈他的过
去。有一次他说漏了嘴，刚说了一句

“想当年”，就打住没了下文。翁青很好
奇，便追问他，他却转而说起别的：“我
有个妹妹，长得像花一样，等攒够钱，
我得回去给她订一门好亲事。”

翁青也不好再问，只隐约觉得他
不像个普通木匠。

翁青的想法印证得很快。几个月
后，莫溪镇来了红汉人的队伍解放军，
当地有钱的大户跑了几个，没跑的，不
管富人穷人，也都轻易不敢出门。没过
几天，在跟着解放军来的工作队的宣传
鼓动下，人们越来越多地涌上老街，今
天慰军，明天集会，满脸的喜悦与亢奋。

翁青听尼赛头人说过父亲有可能
投靠了红汉人，心想，要是父亲出现在
这里，那该多好啊！便约老葛去红汉人
那打听打听父亲，老葛推说头疼不肯
去，神色不太自然，大白天的，竟然用
被子蒙着头睡了。

翁青也没顾上多想，一个人上了
街。他在街上转了一圈，虽然见着几位
工作队的人，却因为汉语不够好，始终
没勇气上去问。他心里暗骂老葛不够朋
友，怏怏回去，进了小屋，发现老葛连同
他的行李都不见了。他急忙出门去找，
没找着老葛，却见一些人朝土地庙方向
跑，就跟了去。到了那里，翁青傻眼了，
老葛被几个持枪民兵押过来，一缕斜耷
的头发挡住了他的那只好眼。

翁青挤在人群中一路跟到老街下
街口的天主堂大院门口，被两个解放
军哨兵挡住。翁青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老葛！”
老葛刚一扭头，就被押他的民兵

一把推进院子。
翁青浑身发抖，不知道究竟发生

了什么，恍恍惚惚回到小屋，脚步像是
踩在半空里。他呆坐了很久，也不想吃
饭。入夜，屋外下雨了，他听着雨声昏
昏然睡去，天亮前，做了个梦，梦里，碧
蓝的天空铺在地上，脚下是漂浮的云

朵和不时疾闪的鸟影，而头顶，是阔
别的硕曲河谷，色尔寨的珊瑚

坡和尼赛寨的青稞地都隐
约可见，最抢眼的，是弯

弯绕绕闪着银光的河
流。河岸黑压压走着
一群人，人群里有
自己生命中的每
一 个 人 —— 父
母，阿尼嘎，尼
赛头人，扎西，
郎然朱古，雍
西，老葛……
所 有 人 都 在
仓促逃离，所
有人都在急切
去往。

第 二 天 一
早，翁青又去了

天主堂大院。院门
前的两个哨兵已经

不是昨天的了。其中
一个问他：“你是什么

人？来干嘛？”
翁青说：“你们昨天抓

的人是我朋友，我想看看他。”
一听这话，哨兵的神情变

了，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对着他，大
声喝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吓
得翁青连退几步，一个趔趄，坐
在了积着雨水的地上。

这时，大院的木门打开
了，一位军官模样的黑脸汉子
走出来，用藏语问翁青：“你
是藏人？”

翁青狼狈起身，点着头
迎上去：“是的，我是藏人。”

那人示意哨兵放下
枪，说：“我在院里听见你
说话，就觉得像是藏人说
汉话，果然没错。没想到
在这还能遇上藏族老
乡。你是哪里人？”

“硕曲人。”
“叫什么？”
“翁青。”

“来莫溪干什么？”
“流浪到的这里。”
那人想了想，把翁青带进大院。大

院里高高的钟楼旁，有一个飘满水葫
芦的小池塘，池边一棵高大的榕树遮
住了半院子的阳光。翁青跟在那人身
后上了几级台阶，进入一个敞着门窗
的房间。那人倒了杯开水给他，说：“我
叫顿珠，安多人，是解放军的副连长。”

翁青问：“我父亲叫多登，多年前
出走，有人说可能加入了你们的队伍，
您认识他吗？”

顿珠反复念叨几遍“多登”和“硕
曲”，陷入沉思，最后满怀歉意地说：

“我还真不知道这么个人。解放军的队
伍很多，队伍里藏族人不少，有机会我
帮你打听打听。”

翁青难掩失望之情，但还是向他
表示了感谢。

顿珠问他：“你怎么认识我们抓的
那个人？”

翁青便把认识老葛的过程大致讲
了一下，说：“老葛是个好人，你们一定
抓错了！”

顿珠笑着摇摇头，说：“他不叫老
葛，也不是好人。我们在莫溪的眼线早
就盯上他了。”

翁青问：“那他到底是什么人？”
顿珠眨眨眼，卖了个关子：“过几

天我们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他
和十几个像他那样的人，到时你就知
道他是什么人了！”

翁青一惊：“你们不会杀他吧？”
顿珠噗嗤一声笑了：“那倒不至于。”
收敛笑容前，他还冒出一句翁青倒

懂不懂的汉语：“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翁青有些发懵，脚下也是轻飘飘的，

像是一不留神，身体里的五脏六腑都被
人掏空了。他觉得丢失了老葛，自己寻父
和看大海的旅程将变得索然无味。

他沉思片刻，说：“让我见见他吧。”
顿珠把头摇得很坚决：“不行，他

不能见任何人！”
翁青从腰上解下那把银刀放到桌

上，看着顿珠的眼睛央求：“我只需见
见他，您要不放心，可以在边上盯着。
这刀，就算我的一点谢意！”

顿珠有些犹豫，翁青作势要跪下
去。顿珠一把拉住他，从衣兜里掏出个
怀表看看：“他在这里应该也没什么亲
人。这样吧，看在藏族老乡的份上，我
让你和他告个别，下次见面，不定是什
么时候了！”

出门前，翁青看了看躺在桌上的
龙纹鞘银刀，心想，看来今天注定是个
告别的日子。他懵懵懂懂跟着顿珠去
了院子北侧的一个独立的小平房，门
外的哨兵正抱着枪打盹，一见顿珠，慌
忙站好敬礼。左侧墙边，一树三角梅开
得正艳。

一进房间，翁青就看见老葛背靠
着墙，盘腿坐在一张棕垫上，头顶，是
房间里唯一的小铁窗。看到翁青，他高
兴地喊起来：“你怎么来了？”

翁青鼻子一酸，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顿珠拍拍翁青的肩：“你们聊吧，

过一会我再过来。”说完，从外面锁上
门走了。

翁青问老葛：“你怎么就被他们抓
了？这究竟是咋回事？”

老葛用后脑勺磕磕墙壁，叹道：
“因果不饶人，这就是命啊！你们的佛
教不也讲这个吗？”

原来，老葛以前是白汉人队伍里
的一个小兵，老家在汉地东部海边，早
年红汉人势微时，跟着队伍抓捕过红
汉人。一年前红汉人的解放军攻陷他
们所驻守的县城，他乔装成老百姓逃
了出来，那只眼睛就是在战事中被炸
瞎的。他一路辗转到莫溪镇，重拾当兵
前的木工手艺讨生活，认识翁青时，已
经在莫溪待了一年多。

他说昨晚梦见了从他家房前流向
大海的河流，梦见了老母亲和妹妹。说
着，营养不良的脸开始泛红，独眼里闪
起泪光。

他还说原本有个打算，要是能躲过
这一劫，就带着翁青一块儿回他家乡，如
果翁青愿意，可以做他妹夫。说到这里，
他笑了：“我妹妹是个哑巴，没我说的那
么好看，但人很聪明，你会喜欢她的。做
了我的妹夫，你就离大海很近了。”

翁青说：“我长的是吃糌粑的胃，
迟早得回种青稞的地方，在你们的地
方，我待不住。”

老葛说：“你可以现在就回去。我

早听说解放军要渡过牦牛江去你们那
个方向，他们所到之处，种青稞的穷人
都能过上好日子。”

翁青不明白种青稞的穷人怎么一
下都能过上好日子，但他现在并不急
于问老葛，因为他有另一个问题：“你
会坐几年牢？”

老葛的脸色沉了下来：“不好说。”
翁青怔了怔，说：“见不到大海，我

不会回去的。”
老葛舔舔干涩的嘴唇笑：“你这小

蛮子，我就喜欢你这股傻劲儿。我早想
告诉你，靠双腿走到海边，几乎是不可
能的事。非要去看海，你可以坐汽车、火
车、轮船，或者是飞机。”这些都是翁青
没见过的，因此又费了老葛一番口舌。

翁青问：“江水从这里到大海，要
流多久？”

老葛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估
计怎么也得三五个月吧。告诉你个书
里的道理：海水被太阳晒成水汽飘到
天上，遇冷聚成雨雪，雨雪落到地上汇
入江河，江河最后又流进大海。它们互
为源头和终点。佛教不是讲生死轮回
吗？这就是水的轮回。你这一路走来，
地上的流的，天上飘的，其实都是大海
的一部分。大海没你想的那么美，不过
就是看不到边的水，就像把眼睛贴近
江面看长江。”

老葛的话很绕，但翁青听明白了。
他觉得读过书念过字的嘴巴，说什么
都头头是道。

翁青：“你的意思是我没必要走下
去了？”

老葛：“差不多吧。反正你也找不
着你父亲。”

翁青：“我们认识这么久，为什么
今天才听你这样说？”

老葛咧嘴一笑：“我这不是被抓起
来了吗？”

翁青问：“你杀过人吗？”
老葛想了想，说：“怎么说呢？打仗

的时候对着前面开过枪，谁知道有没
有打中人。”

翁青说：“那你就一口咬定没杀过
人。带我来的解放军副连长是藏人，我
再去求求他，或许可以放了你呢！”

翁青这话说得没有丝毫底气。
老葛拍拍他的肩：“没用的！他能

让你见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外面传来顿珠和哨兵的交谈声，

接着，是开锁的声音。翁青猛然醒过神
来，忙问：“老葛，你还有什么话没有？”

小屋里的气氛陡然变得压抑。老
葛笑得很苦涩：“没了！”

“你对家人有什么话没有？”
“就是有话，你也带不到。”
“你怎么知道我带不到？”说这话

时，翁青的脑海里闪现出蓝天一样美
丽的大海。

老葛摇摇头，独眼慢慢黯淡下去：
“我也真没什么话了。她们应该以为我早
就死了，这样最好，免得她们又哭一场。”

这时，顿珠进了房间，示意翁青该
走了。翁青抓住老葛的手不忍松开。老
葛使劲挣脱，说：“去吧，小蛮子，希望
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

翁青强忍泪水走出小屋，刚到大
榕树下，就听见老葛在喊：“翁青，我不
是老葛，我是老李，我叫李富贵！”

翁青不敢转身，泪如泉涌。
顿珠感慨道：“一个汉人，一个藏

人，两个流浪汉，还真是情深义重！”
他又说：“刀是把好刀，我很喜欢。

你真舍得送我？”
翁青的心思还在老葛那边，没回

过神来。
见翁青不说话，顿珠磨蹭着把几

块银元塞进他的口袋：“要不，算我买
的吧……”

翁青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天主堂
大院，身体里好像有什么要命的经脉
被抽去了。顿珠叫住他，说：“你懂汉
语，愿不愿在我们队伍里当翻译？”

翁青听得一震：“什么？参加你们
的队伍？”

顿珠点点头：“顺便可以找你父亲
呢！”

翁青动心了，问：“你们还要去哪里？”
顿珠说：“过江，去比硕曲更远的

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
翁青愣了一会儿，抬头看向东边

的天际，说：“我得先去那边。”
顿珠问：“去看李富贵的家人？”
翁青说：“去看大海。”

（全文完）

禾苗急了，开口恳求道：“爷爷染病数
日，粒米未进，孙媳心焦，日夜难安，望爷
爷看在姑爷的面上，就算不吃饭，喝口汤
也是好的。”爷爷无力地抬起身，却一下子
被碗中的奇花异彩吸引住了，苏蕙搅了搅
面条，一股诱人的清香味扑鼻而来，爷爷
狐疑地看着苏蕙。苏蕙赶紧端起碗给爷爷
喂了一口汤，这汤是熬了许久的鸡汤，十
分煎鲜，香味浓郁，喝一口顿觉神清气爽，
口舌生津，不一会儿，爷爷就把一碗面吃
完了。碗里面少汤多，爷爷三两口吃完面
之后，一口气喝尽了汤。禾苗又端来一碗
面，爷爷吃完之后，觉得汤倒掉可惜，就叫
苏蕙给汤中再捞几条面。苏蕙不让，怕久
病之人一下子吃多了积食，爷爷便把碗中
的汤又喝得一干二净。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爷
爷终于能吃饭了，全家人都舒眉展颜，婆
婆更是欢喜得念起了佛。

爷爷嗔怪有这么好吃的面条，干嘛
不早点让他尝一尝。苏蕙见爷爷高兴，便
随口胡谄起了“旗花面”的来历——从前
有位皇上的宠妃病了，茶饭不思，虽经太
医百般医治，但病情时好时坏，让皇上十
分发愁。于是皇上降旨，招天下名厨进
宫，为娘娘烹调美味佳肴。许多大厨纷纷
前来应征。他们费尽心思，用山珍海味为
娘娘做了数十种饭菜，娘娘非但不吃，一
闻都觉得恶心，圣上大怒，以欺君之罪杀
了好几个厨师。吓得其他厨师再也不敢
揭皇榜了。

京城附近有个小伙子，因家道贫寒，
年过三十，尚未娶妻，与老母相依为命。老
母年迈多病，小伙子无钱求医，就试着用
鸡汤、蔬菜和调料做成药膳给老母吃，没
想到还真医好了一些疾病。官差听说之
后，强行把小伙子带到了到皇宫。小伙子
听说皇上为给娘娘治病杀了许多同行，吓
得不敢睡觉，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做“旗
花面”的法子。娘娘吃了这面，凤体安康。
皇上大喜，重赏了小伙子。小伙子得了赏
钱，回家娶了美娇娘，开起了面馆，过上了
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爷爷听后，开心地笑了。禾苗在旁边
打趣说：“爷爷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金
贵着呢，一吃‘旗花面’就好了。”

“没礼数。这儿那里轮得着你这丫头
片子说话。”婆婆看不惯禾苗没大没小的
样子，端出夫人的架子训斥道。

“贤媳此言差矣。禾苗把我比作了金
贵的娘娘，我可不敢当，这是孩子的一片
孝心，是盼我病好呢。一家人，莫拘束。笑
一笑，十年少。苏蕙和禾苗这两个孩子一
唱一和的，是想着法子逗我开心呢。你当
我老糊涂了。”爷爷替苏蕙和禾苗开脱道。
婆婆这才不再说什么。苏惠和禾苗相视一
笑，暗自得意。

爷爷病愈后，家人这才告知他王猛去
世的消息。爷爷愣了半天，半天才回过神
来说：“老天不长眼。这都是操心国事，忧
虑过度而致。秦的好日子不长了。”自此，
爷爷性情随和了许多，逢人就夸“旗花面”
好吃。客人们来了，也都点名要吃苏蕙做
的“旗花面”。渐渐地，这种面食就在法门
寺周围传开了。

王猛去世之后，秦国地动、洪水、瘟
疫、蝗灾等灾祸不断。民间传说王猛死得
太冤，老天爷在惩罚秦国。先是边远之地
的庄稼被蝗虫吃光，接着遭遇了大洪水，
洪水过后，瘟疫四起，许多老人孩子接连
毙命。各地官员连连上书，请朝廷赈灾，
然而，老百姓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朝廷的
赈灾钱粮。原来，朝中官员为了邀功请
赏，报喜不报忧，饥民们饿殍遍野，卖儿
鬻女，苻坚得到的消息却是黎民百姓安
居乐业，天下太平无事。

不久关中也发生了干旱、地动之异
象，老百姓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一日，爷爷询问苏蕙如何处置天王
赐给窦滔的金银财物。恰好法显大师过
来与爷爷清谈，苏蕙就此事问起大师。

“阿弥陀佛！窦滔拜在我的门下，戍边卫
国，难免杀戮流血，如今天象不稳，不如
在周秦坡起一座观音寺，为百姓祈福消
灾。村西沟边地势高，面河背原，最宜修
行。”爷爷和婆婆听了都说如此甚好。苏
蕙是晚辈，不敢插话，只是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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